
被海湾战争伤害的中国人
发生在遥远的中东的海湾战争

,

13 年前直

接伤害到了一些中国公民
.

他们伤痛不但存在至

今
,

而且还在加深

. 生刊记煮 / 马韦迢摄影 / 兰降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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_ 一
“

还有比我更隆的人吗 ? 还有比我们这 }

个群体史痛苦的呜
‘

2 对 J
几:l

戊争
,

我们的体 l

会足切肤之痛 134 们
, 。 ”

孙渤对
「
川国 《新 {

闻周户!》说
。

!

2(j() 3 年 l 月 4 }!
,

大雪把胶东平岛的 一
}

烟台装扮得 }
几i协异常

,

使之 成为
·

望无际 一

的白色世界
。

⋯
“
‘耐忆却是脏的

,

由 于
’

劲
}{贫枷单的 }

核辐 ql, 以 及在海湾战争中受到的其他

现八 也 下,):lI 道 名称的武器的仗害
,

我 已

经不足 11 常人 J’
,

我的染色体已经有了

变异
·

‘犯“勺身{本也越来遨差 J
’ 。 、

与I‘
、

J
一

“,我 ⋯
起泊海湾地 l沁 上

,

{乍的其他
‘
}
’
国 人

,

也 一
占l二有

‘

类了L丈的病状
。

现在我们经常联系
,

耳 }

一

{}I鼓励
,

爹沐续活若
。 ”

孙渤说
。

一

建 !
_

作
.

成为筒批重返科威特的 6 名中囚

外 交官之一
。

此 后在那 里
一

l
_

作到 r l9 9 2 ’

年 2 月
。

}

外经贸部人事司 1 9好年 9 月26 11出具 一

证以l作;
,

!几,。l, ,

万首
:
、可

、

渤为我马}平斗威特人员 一
的紧急撤离做 J’i 午多 卜作

,

为保证国家和 一

驻科人 员的则户
:

不受损 失尽职尽责
,

不辞 一

劳苦
,

完成 J
产

囚家交给的各项任务
。

在艰苦
,

的条件 卜
,

为恢父和发展中科经贸关系做 一

出 r 努力
,

完成 j 各项 卜作任务
。 }

他胃着生 命危险
,

在战火仍然频繁燃

起
、

炸弹就在身边爆炸
、

J也雷密布的环境下
’

搜集材 , .
,

曾被}, }、: 克 ! 、、、、装, l:抖! ;
后又 一

帮助 24 0 多名
l
卜建 公

l
月的中f司人及 ,付安全 一

士也撤离
· · · · · ·

一

正是这些行,;)J, 将孙渤完全暴露在核 }

辐射 下
。

孙渤是
‘

知讨在科威特
_

L作的中国 一

人员中 }吊甲战场
、

搜集材料最多的
一
个

,

这 }

也使他成 J’有相关病兆的群体中最为严重 {

的
」

个
。

一 个生龙活虎的小伙子
,

现在变成 }

了
一

刻也离于
、

}l= 治疗的病夫
。

当时在海湾地区的新华社记 者江亚平
,

有同样的病痛
: “

虽然我的问题没有孙渤那 一

么 ,
: 认
重

,

}I, !司样右
一

!。I国、、逐渊「。:现了影。向 一
我的健康 13勺平!}关病兆

。 ”

一

另夕}
、

}街f立1己者唐 口币曾
、

F继雨则称自 一

己幸运
: “

现在的情况还没有那么严重
。 ” .

痛苦的生存

海湾遗梦

孙渤发表过
·

邵 l (〕万字的 书稿
—

《海湾遗梦》
。

孙渤是真把他的梦留在了海

湾
,

根本不曾想到自己的 一生已经被那场

战争完全摧毁 J
’ 。

19 8 9 年 7 月
,

孙渤到中国引
一

科威特人

使馆 l作
,

此后随肴该地区 的战事变化
,

辗转其他 ll.:l 家
,

在联 合国尚未宣布海湾

战争正式停火之际
,

J
几

19 9 1 年 3 月 又被

紧急调衬
:

科威特参 如被毁的中卜l{l 使馆重

染色体严 中变异
,
‘
牙体的免疫系统

、

神

经系统
、

内分泌系统
、

呼吸系统
、

生殖系统

等方lfrlI 遭到 犷严 小
_

破坏
—

中国协和医院
、

中囚人民解放军为 书队学科学院及为中国

了要领异人斤病的伙学权威王绵之等机构

和个人
.

均为孙渤作出了类似的诊断
.

至l
一

业
、

} 则全纷肌肉
、

骨头剧痛
, “

疼的

”
、

生候
.

我就跪八地 日鲁自己的膝盖
。 ”

他说
。

摄毋 记 若晰师兽现在的身体免疫力极低
,

已经 {汐响到池正常的野外拍摄 工作
。

、

Jil 卜!新华f上驻海湾地区首席记者 J
一

文
,

及
’

勺卜少的洛叮斗威特人使馆武官曹彭岭
,

现

在均患碗:Jll
“

}勺币之
,

我还 是个人吗 ?
”

讲述完自己

一的病情 ).了 孙#)] 反问道
。

一 从 l卿7 年 J仕台
,

孙渤不分时间地点
,

呕

一 11}
一

{Jll剧
·

}呼11)1 1祷4难
。

面对记者
,

他儿乎说一句

一话就停 卜
,

深呼吸后才能继续
。

他情绪不稳

定
‘

我经常有管不住自己的时候
,

甚至还会

打自已的耳光
,

!又l仁也感觉不到疼
。 ”

孙渤说
。

一 ‘
ji 己忆 j] 严重衰退的孙渤进行对话是

一I、!丈}}
:

.:勺
,

,也一}已也承认
: “

我几乎、己不住在

一亡兑了}夕
、 。 ” 人戈破 }}I的沙发里起来

,

对他就像

一 }
飞 少分币{本)J 11亏

。

. “

于址们这此人【
11
1来后

,

均有 可
、

适
,

JI亏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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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现我们的症状竟都一样
,

再后来
,

看到

美国的一 些关于患有海湾战争综合症老兵

的报道
,

才知道
,

我们得的就是海湾战争

综合症
。

得出这么个结论
,

我们都感到非

常害怕
。 ”

“

19 91 年 4 月
、

重返科威特后的一个月
,

我身体开始感到严重不适
,

胸闷
、

咳嗽
、

呕

吐
、

头部剧烈疼痛
、

控制不住情绪
。

随后
,

这

种不适加剧
。

我 1986 年以优异的文化课成绩

和四年全优的体育成绩从上海对外贸易学院

毕业
,

是我们那 一年级仅有的四个有这样体

育成绩的毕业生之一
,

身体强壮
,

但现在
,

成

了治不了的病秧子
。 ”

孙渤不想回忆当时战场

上的经历
,

说到那段往事简单带过
。

“

任何响一点的声音
,

都会把我带回

硝烟弥漫的战场
,

就像做恶梦一样
。

你根

本理解不 了那种煎熬
。

与其这样
,

我宁愿

当时在海湾地区被一枪打死或被炸死
,

现

在这种生活漫长而没有终点
,

折磨更大
。

我在那之前也取得了很多成绩
,

但在我就

要走向事业辉煌的时候
,

一场战争把我毁

了
。 ”

孙渤说
。

他还有过在火车上听到大一点的响声
,

被惊醒并翻下卧铺威伤脚的经历
。 “

在梦中

的那一刹那
,

以为自己正在战场
_

匕
。 ”

孙渤的父亲现在患小脑萎缩
,

母亲眼

睛哭得几乎已经看不到东西
,

不能生育
、

婚

姻也于前年破裂的孙渤不但不能尽人子之

孝
,

还让父母操心
。 。

“

上不能孝敬父母
,

下断子绝孙
,

中年

又孤身一人
,

这是战争对我造成的最大伤

害
。 ”

孙渤说到自己不能享受一个人最根本

的天伦之乐时
,

情绪开始更大波动
, “

我原

来认为自己 日后还会有更好的发展
,

但现

在
,

为了治疗而变卖家产
,

已经家徒四壁

了
。

落差太大了
。 ”

“

我现在己经不能从事正常人的工作

了
,

精神上没有任何支撑
, ”

说到这里
,

孙

渤犹豫 了一下
, “

我的性功能 已经完全丧

失
。

我也是个人呀
,

但是现在我在物质上
、

精神上已经得不到任何享受了
。 ”

这一点
,

正是江亚平
、

:
E继雨

、

唐师

曾对孙渤最同情之处
。 “

他的确什么享受都

没有了
。 ”

江亚平说
。

“

美国的海湾老兵现在正在争取去伊拉

克
,

不是去打仗
,

而是去阻止战争的发生
,

因为他们知道战争的残酷
,

平常人是很难

有这种认识的
。 ”

孙渤说
。

曾经的精神寄托

有一段时间
,

孙渤找到了新的精神寄

托
。

因为身体原因
,

孙渤从外交岗位被调

回家乡烟台
,

边工作边休养
。

2 001 年 3 月一起和孙渤到中国军事医

学科学院做检查的几个人
,

包括唐师曾
,

都

承认
,

随着病情的逐步加剧
,

原来做的工作

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
。

1993 年调人烟台大学后
,

孙渤在身体

条件允许的情况下
,

一周授课 28 节
,

曾经

是该校外语系授课最多的人
。

“

我拼命工作
,

就能暂时忘记病痛
,

而

且还可以做出贡献
。

最初我还能站着讲课
,

后来坐着
。

有时候我就在课堂上吐血
,

但有

同学们的理解
,

我也觉得值
。 ”

一直到去年
,

孙渤还是带着一身的病

痛努力工作
。

在他来任教之前
,

烟台大学建

校 8年只有 l个人考人孙渤的母校上海对外

贸易大学就读研究生
,

而孙渤在四年的时间

就带出了 10 个考人其母校的研究生
。

他的学生高润恒去年 7 月被清华大学

录取
,

现已开始博士研究生学习
。

孙渤还向

中国 《新闻周刊》展示 了这位同学的来信
。

此外
,

虽然自己经济拮据
,

但孙渤仍然资助

他的学生张克伟 20 00 元钱
,

令其度过学习

的难关
。

“

我 8年做了 18 年的工作
,

这是校方给

我的评价
。 ”

孙渤说到了自己的成绩
,

露出

了难得一见
、

饱含成就感的笑容
。

对工作狂最大的摧残
,

莫过于让他丧

失工作的权利
。

孙渤现在已经不能从事任

何工作了
,

这种基于成绩带来的精神寄托

随之破灭
。

相对于孙渤
,

其他几个人还好
。

“

我还好
,

不管怎 么说还能做具体的工

作
,

疼痛还是能忍的
。 ”

江亚平说
, “

但给我

按摩的盲人医师曾经和我说过
,

没见过背

部肌肉硬得像 一块铁板的
,

这种情况
,

说不

沙淇风 .
: 1 99 , 年的海湾战争

。

影响具体工作也是假的
。

但我比孙渤要好
,

他现在什么也不能做
,

精神上很空虚
。 ”

唐师曾则明确表示
,

由于身体情况已

经不像以前那样
,

所以现在很少有机会去

自己想去的地方采访了
。

“

现在知道孙老师的人是越来越少了
, ”

烟台大学外语系大二学生何长彪对中国

《新闻周刊》表示了他的担心
, “

我只是通过

帮助孙老师复印一些材料才知道他的经历
,

孙老师自己很少和我们说起自己
。

我现在

担心的是
,

以后的同学来了
,

不知道孙老

师
,

连帮助他做点事的人都没有了
。

孙老师

太苦了
。 ”

身体的价值

“

惟一支撑我的
,

就是我感觉我现在这

个身体还有价值
。

我现在的精神还不错
,

就

是因为这个认识在支撑着我
。 ”

孙渤一直想

把自己的身体无偿献给相关的医疗研究部

门
,

他甚至怕等不到那一天
,

现在己经想好

了遗体捐献的事情了
。

孙渤不能拥有一个正常人所拥有的梦
,

现在的一个不
“

正常
”

的梦想
,

能不能实

现 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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容易得重感冒
、

肺炎
、

肝炎等
,

身体发生这

么 巨大的变化
,

和我当时在海湾地区的经

历有关
。 ’

“

我比孙渤幸运多了
,

我现在恢复得不

错
,

不会影响我的具体工作
。

但孙渤的这种

想法很有价值
,

虽然我们这个群体很小
,

但

的确值得专门进行研究
。

对待这种现代战

争中出现的新情况
,

应该有前瞻性的眼

光
。 ”

王继雨说
。

阿富汗去年也受到贫铀弹的打击
,

贫铀

弹的危害就发生在中国的邻国
。

再有
,

现在

国际恐怖主义肆行
,

提前研究我们这个群体
,

也是目前反恐的一个重要乞果题
。

谁能说恐怖

主义分子就不会使用类似武器呢? 孙渤的梦

想如果能够实现的话
,

那就是办了一件好事
,

一件伟大的事情
,

对中国前磨性地介人这个

领域的研究有重大的意义
。

王继雨解释道
。

孙渤的新梦就是把 自己变成实验品
:

“

在中国
,

我们这些饱受现代武器侵害的人

不多
,

然而
,

这个群体却有巨大的研究价

值
。

如果能通过研究我们这个群体
,

得到缓

解甚至找到救治
‘

海湾战争综合症
’

的方

法
,

那在战略上的价值得有多大 ?
”

“

但是我辗转了很多医院
、

医疗研究机

构
,

都没能实现我的梦想
。

我身体这么多年

的变化
,

是多么珍贵的一笔数据
,

但现在
,

一点系统的记录也没有
。

如果就这么死了
,

一点价值也没有了
。

我们这个群体对于对

治疗这种病是有价值的
,

存在价值却被忽

视了 !
”

“

王绵之老先生曾经表示
,

不要漠视

我们这个群体出现的新病状
,

要新事新

办
,

如果漠视
,

就是失职
。

在海湾战争中

有8 0 %的武器是首次使用的
,

需要我们国

家就此作出研究
。

但遗憾的是
,

到现在
,

我

们这个群体仍然没有得到相关部门的重

视
,

甚至在我们治病的过程中
,

还有一个

高级研究部门的领导人说我们没病
,

不要

往
‘

海湾战争综合症
’

上靠了
,

好像我们

这个群体在利用这种病
,

我们感到无比的

气愤! 我们有很多病历
,

上面都有非常专

业的诊断结果
,

怎么还会有人这么说呢?

我们在海湾地区的时候就有很明显的反应

了
,

难道还要回到中国后才装病吗 ?
”

孙

渤对他求医路上曾经遭受到的误解一直愤

愤不平
。

江亚平则说
, “

2 001 年 3 月我们一起在

北京治疗时
,

孙渤就向中国军事医学科学院

表示了他这个想法
,

200[ 年 3 月
,

中国军事

医学科学院给我们这些在海湾战争后身体有

明显变化的人
—

我
、

孙渤
、

丁文
、

曹彭岭

及王继雨
,

做了一次免费的体检
,

有一个结

果很能说明问题
:

我们五个人全部是染色体

变异
。

染色体变异在普通人中只有千分之二

发生率
。

五个人中丁文和曹彭岭还身患癌

症
。

专家都清楚我有病
,

但都不能确诊是什

么病
。

正是因为不能确诊
,

我们这个群体才

有被研究的价值
,

这也是王绵之老先生的观

占

“

我以前壮如牛
,

现在却被感冒害得冬

天不敢出门
。

在 1995 年曾大病一场
,

就是

由感冒引起的
,

虽然和我以前的体质比很

不正常
,

但还没太注意
。

19 98 年
,

北大医

院抽了我的骨髓化验
,

确定为再生障碍性

贫血
。

现在的身体抵抗能力已经很弱了
,

很

孙渤
:

再赴海湾

孙渤现在正在等签证
,

他要自费去科

威特治疗
,

同时也是身体力行宣扬和平
。

“

中东地区的一些国家
,

还有美国
,

对

海湾战争综合症的治疗很有心得
,

但不公

开
。

如果能把我及我们这个群体当作实验

对象的话
,

我觉得我们国家也会在海湾战

争综合症上有突破
。

这个想法 2 001 年 3 月

被拒绝后
,

我还一直还主动和很多研究机

构联系过
、

但仍然没有任何回应
。

也有很多

朋友正在帮我联系
,

都希望我的这个想法

实现
。 ”

孙渤说
。

“

对个体关注我是个突破
.

中央领导
、

山东省委领导都对我的事做过特别批示
,

我

非常感谢
。

指示明确
,

但落实方面
,

我是着

急的
,

我现在一直在等那些指示更好地执

行
。

200 1年的 11 月 18 号就有了批示
、

但我

希望能执行得再快一点
。 ”

“

我也想活命
,

想好好活着
,

但现在这

种根本就没有确诊的常规性治疗
,

我感觉

我就是在等死
,

而且等得没有任何价值
。

如

果能有系统的研究
,

说不定中国对海湾战

争综合症的治疗有突破的时候
,

我也会得

到延续生命的机会
。 ”

“

很简单
,

我想活着
,

想做事情
。 ”

孙

渤说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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